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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陈建绳

小时候 我 在 济 南 老 城 区
“洋楼”(天主教堂 )以东的两熨
斗隅街胡同深处由状元府马棚
改建的一四合院中长大。街南
首有一条东西长近200米、宽4米
的青石板铺路的小街——— 将军
庙街。耳闻目睹有关将军庙街
的往事仿佛还历历在目。

将军庙街西首路北是济南近
代标志性建筑天主教堂。每到傍
晚，教堂附近街巷中的善男信女就
夹着自家缝制的小棉垫子急匆匆
地赶往教堂，跪在天主圣像前闭目
祷告，祈求天主庇佑赐福。从两熨
斗隅街南口往东路南有老城区小
有名气的三合恒银号。该银号自清
末开办，一直营业到 1948 年济南解
放。三合恒银号斜对过有一门头不
大的煎包铺，门口摆着炉灶和平底
锅，每当热气腾腾的煎包出锅，常
令囊中羞涩的顽童们馋涎欲滴。由
煎包铺往东依次是初建于道光二
十五年(1846 年)复建于民国 15 年
(1926 年)的慈云观、在将军庙遗址

建成的警察署 (老街坊俗称“局
子”)，再往东就是赫赫有名的府城
隍庙，庙前东侧高高耸立着状元府
捐给庙里的旗杆。

将军庙街因清雍正皇帝为济
南府刘猛将军建庙得名。但“人事
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随着将军
庙的废弃，刘猛将军的故
事渐行渐远，真正为老济
南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城隍
庙和天主教堂为代表的东
方道教文化与西方天主教
文化的碰撞。

清顺治七年(1650 年)西班牙
教士嘉伯乐由北京来济南传教。
翌年8月，在将军庙街西首购地
13 . 6亩，完全按西方形式建造济
南第一所天主教堂。雍正二年
(1724年)济南人民反对教士仗势
欺人，包庇纵容不法教徒，愤而群
起将天主教堂焚毁，外国神甫被
赶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主
教江类思来山东传教，向清政府
提出在城内高都司巷北首西熨斗
隅一带重建天主教堂。屈膝媚外
的清政府将这里数十家民宅和湖

田划给教堂，经罗马教廷核准定
名为天主教济南牧教区总堂。同
治五年(1866年)主教堂建成。罗马
教廷接受第一次被赶走的教训，
将神圣的总堂建成一座仅容百余
人的小堂口，看上去是一座易守
难攻、封闭性很强的建筑。为缓和

与当地群众的矛盾，圣堂
外形基本上采用中国传
统的形式石墙到顶，卷棚
屋面，小青瓦覆面，大方
朴素。

为了与将军庙街西
首的天主教堂分庭抗礼，早在顺
治十六年(1659 年)即天主教堂建
成的第八年，百姓即在天主教堂
四角各建一关帝庙，借乡土神关
公的威势与洋教堂抗衡。同治九
年(1870 年)济南知府龚易图决定
将南门外老君堂的城隍(守护城
池的土地神)请到将军庙街来震
慑洋教。为了建成城隍庙，被百姓
誉为“陈善人”的长清知县陈恩寿
捐出鞭指巷府第的后花园。在寺
庙建成请来城隍爷就位的当天，
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各级官员祝

贺，庙方将丁宝桢手书的“明远坚
是”匾额高悬于大殿上方。府城隍
庙南北长 90 米，东西宽 25 米，占
地约 4 亩。其宗旨是宣扬道教的
惩恶扬善、化灾救劫、普度众生的
伦理道德思想。笔者童年时曾进
入庙内玩耍，记得庙院西廊庑墙
有壁画，每幅画由木栅栏相隔，有
一幅画是一身材魁梧的勇士举起
一恶棍往热油锅里扔的内容，绘
画栩栩如生，至今难忘。庙里除供
奉城隍泥塑像外，还有一尊木雕
城隍，每年清明、农历七月十五，
由信众八抬“大轿”(木制架子)出
巡，城隍脚下踩着一只小狮子，以
体察民情。城隍出巡，万人空巷，
众人争相俯身与小狮子对眼，据
说这样一年不患眼疾。还有大旱
院中“晒城隍”一说，一直到老天
爷降雨，再请城隍爷回归神位。

府城隍庙在济南解放后坍
塌。今在其遗址还可见一只雕刻
模糊的守门石狮及改为民房的过
厅、后殿等。将军庙街作为中西方
宗教文化碰撞的见证者，将长久
地留在老济南人的记忆里。

■乡村怀旧

故乡的铁匠

■口述城事

东西方宗教文化碰撞的将军庙街

□师承瑞

故乡好多远去的事情，想起
来是让人感到非常温馨的。比如
铁匠。

铁匠大都是本村人，由一个家
庭中的兄弟爷们组成，一般是三个
人，要么兄弟仨，要么爷仨。三人有
明确的分工，一个主锤，一个副锤，
一个帮手。帮手负责烧火、打杂，有
时也兼做副锤的替身。铁匠打铁用
的工具有小锤、大锤，一个大铁砧
子，放在一个高约 1 米的木制三脚
架撑起的木墩上，一只风箱和一个
泥巴炉子，一只水桶，里面盛上半
桶水，淬火用，一把铁制切刀固定
在一条板凳上，几把长钳。

铁匠一年两次支炉，分别在
初春和秋后，也就是在换季的节
骨眼上。因为这两个季节的上两
个季节都是农忙季节，譬如冬季
农田基本建设中整地修路挖渠，
又如三秋生产，锄镰镢锨等生产
工具用得比较多也比较费，有的
卷了刃，有的碰出了豁子，有的折
断了，需要修理好后为下个季节
做准备。特殊情况下，按照生产队
的安排也可临时支炉。铁匠主要
是修理锄镰镢锨、二齿抓钩、生产
队的农具、铁锁链子等。支一次炉
前后大约要干一个月的时间。

铁匠选择一个避风向阳的地
方支起炉子，三个人腰间都系上

围裙，生起炉火，添上烟煤，拉起
风箱，把炉火烧旺，放上需要打的
铁器，把它烧得红红的，用铁钳夹
出来放在砧子上迅速锤打，稍微
一凉就砸不动了。“趁热打铁”这
个词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打铁时，主锤手握小锤，小锤
扁平，呈直角梯形状，很轻，主锤
打铁时不用很大力，主要是用来
掌握方向和力度的，指挥着副锤
打，小锤点到哪里，副锤就砸到哪
里，小锤示意用力副锤就用力，小
锤示意轻砸，副锤就轻砸，起个

“点到为止”的作用。到了最后的
细活就由主锤来完成了。副锤是
抡大锤的，大锤很重，备有两三
把，轻一点的大锤10来斤，最重的
那把大锤看上去要有20多斤重，
越重的锤把越细，而且还很柔软，
一般人使用不了，必须是很熟练
的人才能用得了，主要是个巧劲，
是用来砸大件和硬件的。副锤是
看着小锤起落的幅度和要砸的地
方分轻重缓急来砸的，该使用什
么锤副锤就换什么锤，叫砸哪里
就砸哪里，而且是准确无误。主副
锤配合得非常默契，副锤经常累
得汗流浃背。打好的锄镰镢锨等
有刃的铁器，如果刃不齐，就要用
切刀切一切，然后再烧烧打出刃
来。这时候还要再放到炉子里烧
红，拿出来趁热浸入凉水中猛激，
使其急速冷却，这叫淬火，目的是

增加它的硬度和强
度。不需要切的铁
器打好后直接淬火
就行了。菜刀还有
一 道工序 就是磨
刀，用磨石将刀刃
磨得锋利为止。

打铁的三个人
实际 上是师徒关
系，先从帮手开始
学活，慢慢地观察
副锤是怎样干的，
不忙时就拿起大锤
来练练，待有一定
的基础后主锤就会
叫他学着抡大锤干
副锤的活，从不熟
练到熟练，再到巧
干，就成为名副其
实的副锤了。当了
副锤后，要细心观
察主锤的动作和技
巧，慢慢地学习和
掌握，就能成为主锤了。其实，他们
的手艺是不外传的，只能是一代一
代地传给自己的亲人或者近人。当
然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前是
很讲究的，必须按规矩办。

打铁时，村里的一些老人会围
拢过来抽烟拉呱，我们这些小孩子
放了学后也愿意到那里去玩。我喜
欢帮铁匠拉风箱，喜欢看打铁时乱
迸的火星，喜欢听打铁时发出的那

清脆且很有节奏的“叮当，叮当，叮
叮当”的响声。那年代童年的玩具
是那样稀少，我喜欢拿一块吸铁石
吸那些散落在地上和迸进土里的
铁末子，吸铁石吸满后就捋到口袋
里，拿回家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没
事时就倒出来吸着玩，挺有意思
的。现在回老家时还时常问起铁匠
的事情，仿佛还能听到那熟悉的打
铁的声音。

择饮馔琐忆

扒榆树皮
□周东升

前几日到一个小山村里走亲
戚，偶然间看到一户人家正在砍
伐一株粗大的榆树。随着电锯“刺
刺啦啦”一阵响过之后，突然，“咔
嚓”一声，那棵足足有一人粗的榆
树便轰然倒下。手握电锯的汉子，
又动作非常麻利地将枝梢一一抹
掉，十几个青壮劳力喊着号子，把
直挺挺的树身抬上卡车，就拉走
了。树根没人刨，树枝无人要，实在
有些可惜。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小
时候扒榆树皮、吃榆皮面的情景。

儿时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
平日里别说吃顿白面(小麦面)，即
便是逢年过节也是非常稀罕；玉
米面只能是隔三差五地改善一
下，日常的主食便是既黑又无营
养的地瓜面。地瓜面子非常松散，
没有黏性，要是擀面条、拍呱哒，或
者包水饺，根本成不了个儿。这里
刚下锅，那里就散了架，真的是烂
成了一锅粥。为把粗粮做出细粮
的味道和模样，聪慧善良的父老
乡亲便就地取材，用榆树皮面作
黏合剂，这样做出的面食既筋道
爽口、有模有样，又光滑顺溜、常吃
不厌。

那时候，榆树是乡间主要的
用材树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
后、院内院外，都栽植着三五株。
盖房或者做农具的时候，就杀它
几棵(我们这里把伐树称为“杀
树”)。粗大而挺拔的，当做梁头；
一掐粗的，作为屋团；弯曲些的，
就用大锯由头到根纵向劈开，一
分为二，两半木料弯度一致，左
右对称，作为马车或地排车的两
根车干再合适不过。但不论做什
么用，树砍倒后，都须尽快剥掉
树皮。去皮后的树身，干得快，干
得透，还防虫蛀，便于使用。

那些年月，若是谁家杀了棵
大榆树，女主人就到当街喊上几
嗓子：“扒榆皮了！扒榆皮了！”闻
声而动的街坊邻居，便纷纷提着
锤子、镰头刀子，端着柳条筐或
者簸箕，后面还跟着个半大孩
子，以便打下手。腿脚快些的，便
抢得先机，拣皮质最好的树根部
分扒皮，而那些紧催慢不打的人
家，只有扒树身的份。虽然同是
一棵树上的皮，但树身与树根却
有着不小的差别。根部的皮不仅
厚实，出面率高，黏性大，而且还
有淡淡的甜味，颜色也很纯正，
呈紫红色；而树身上的皮就薄且
硬，非常糙，含渣多，色泽也差了
许多，白煞煞的。所以杀树的时
候，树坑都挖得特别大，就是为
了多取些根部的皮。

大人们手举锤子，“亢亢”地
在树皮上不停地猛砸，让其与木
质部分脱离，再用镰刀划出一条
细缝，伸手轻轻一扯，树皮便像
金蝉脱壳一般剥落下来。孩子们
便两手并用地向筐里捡拾。不大
会儿工夫，整棵树就被扒得干干
净净，光滑洁白的树身在阳光照
射下很是耀眼。

榆皮扒回家，老人们就趁湿
用刀具轻轻地刮去表面那层皴裂
的皮，然后等它晒干，到石碾上反
复碾压，细密的箩筛出粉色的面，
盛到盆盆罐罐里。和地瓜面的时
候，就顺手捏上一小抓。记忆中，母
亲这样做出的窝头或者卷子是家
常便饭，一年四季不曾间断。

扒榆树皮的岁月，虽然已经
过去近三十年，如今再次想起，
依然感到亲切和温馨，但其中分
明又夹杂着几分伤感与落寞。

我喜欢帮铁匠拉风箱，喜欢看打铁时乱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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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预告———

布老虎的传说及传统习俗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生

息中，龙和虎以其威武神圣共同
构筑了民族的图腾，成为国家雄
伟壮大的象征意义。龙为天子和
神圣的象征，虎则深入到了民间，
成为百姓的精神寄托和追求的化
身。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先
民们对于一些自然现象和疾病都
无法科学地去认知，所以就归罪

之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邪魔、恶
鬼，希望打败它、战胜它，便把这
个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理想中的英
雄人物和老虎身上。因此，在各类
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中都以虎为创
作对象，如民间说唱、剪纸、年画、
雕刻(石、木)、泥(面)塑、刺绣、布
艺等。其中布老虎就是一种古代
就已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

品，它又是很好的儿童玩具、室内
摆设、馈赠礼品及个人收藏品。

1 月 7 日，由山东省图书馆
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
邀请到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王
丕琢研究馆员，为听众讲述布老
虎的传说及传统习俗。

王丕琢，研究馆员。现为山东
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中

国节日研究基地副主任、山东艺
术摄影学会秘书长，曾任山东省
艺术馆副馆长，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

时间：2012 年 1 月 7 日(周六)

上午 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二环东路 2912 号)

咨询电话： 85590666

打铁（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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